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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二門與後門的空間文化 

 

陳立庭＊ 

 

摘要 

《紅樓夢》中的二門與後門皆具備「庇護」與「通道」的雙重特質，它們

區隔內外、女男、尊卑、主子與下人的空間，並作為兩個空間之間的媒介，阻

擋了外在的侵擾，保護並維持內在空間的秩序。作為守護屋宅內院的關卡，二

門嚴謹的庇護內在空間，相對的，後門則具有較大的彈性與寬容，允許人情與

上下的流通，其通道的性質更為鮮明。 

本文以《紅樓夢》的二門與後門為考察核心，探討這兩個空間的實際位置

以及隱含的意義。對於賈府這樣的鐘鳴鼎食之家而言，二門與後門的庇護功能

都不可輕易破壞，當門失去了保護的功能，外界力量便會趁虛而入，動搖賈府

與大觀園的內部秩序與純淨。從《紅樓夢》二門與後門空間所發生的事件，可

以注意到賈府的問題來源出自於內部，此一大家族之所以最終走向衰敗，事實

上都是有跡可循。 

 

關鍵詞：紅樓夢、空間、門 

 

                                                      
＊

 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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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紅樓夢》一書對於物質的描寫細膩而豐富，使讀者觀之，種種物品如在

眼前，而建築便是其中之一。賈府的建築有重重之門，在諸門開闔、人物流通

之際，鋪陳出一段段情節。綜覽《紅樓夢》中賈府之門，諸如大門、二門、後

門、院門等，各門雖位於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禮法規範，然而「庇護」與

「通道」則是各門皆具備的重要功能與意義。 

門作為建築物中的重要部件之一，意義相當複雜。1中國古代建築依禮而

制，建築物的位置安排、形式、裝飾等，皆有一定的範式。因此，與門相關的

種種問題，諸如：應設於何地、形式應該如何、開關與人員的出入限制等，皆

有禮法根據，不同的門便有不同功能與屬性。當空間被一分為二，區分出內

外、尊卑、男女，門便是溝通兩個空間的出入口，然而門在具備「通道」特性

的同時，亦兼含「庇護」的功能。以宗教的空間為例，如伊里亞德所言，門與

門檻既是一個空間通往另一個空間的通道，乃神聖與世俗空間流通，另一方

面，門檻擁有特殊的守護力量，禁止罪惡向內侵犯，具備宗教意義。2儘管普

通、世俗的住宅未具有宗教的意義，但普通住宅的門，一樣能夠阻隔外部及陌

生者的入侵，分隔內部與外部的空間，同時又是兩個空間溝通的重要媒介與通

道。 

因此，無論是宗教空間或是世俗住宅空間，門都具有「通道」與「庇護」

兩個重要的功能與意義。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指出曹雪芹在《紅樓

夢》中建立了兩個世界，第一是大觀園所代表的理想世界，第二是大觀園以外

的現實世界。兩個世界並非互不往來，而是具備動態關係，並且採取一種確定

的方向──也就是理想世界必然走向真實世界的骯髒與毀滅。3在這樣的觀點之

下，可進一步探究的是：實際空間裡，門乃是溝通的媒介，那麼當賈府內外空

間互動與流通之時，門如何產生作用與意義？雖然門皆具有「通道」與「庇

護」之功能，不同門的意義在細微處又有何差異？ 

                                                      
1  建築的概念不僅限於物質，更牽涉精神層面。如樓慶西所言：「建築，自古以來就具有兩種功

能，即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功能。人們建造房屋，用各種建築材料築造成一個物質的構築物，

其目的首先是滿足人們生活、生產、工作、休息和娛樂等各方面的需要。……但是，建築同

時還具有精神上的功能，人們希望自己的建築還能夠表現出一種精神，還能在建築上反映出

自己的理念、追求，能夠達到自己在感官上對美的追求與滿足。」樓慶西：《中國建築的門文

化》（鄭州：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 年 7 月），頁 45。 
2  參考（羅馬尼亞）伊里亞德(Mircea Eliade)，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臺北縣新店

市：桂冠，2001 年 1 月），頁 75。 
3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臺北市：聯經，201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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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到建築物之「門」，首先容易聯想到的便是大門，大門乃是屋宅的門

面，乃是明亮與尊嚴的象徵。相對的，二門與後門雖較不易為人注意，然而細

細深究，則可以注意到二門與後門具備了深刻的意義。觀察《紅樓夢》一書，

二門為區隔內院與外部的重要關卡，成年男性一概不允許輕易進入二門，而內

院中的女性亦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是故，當外、內院需要聯絡或發生

事件時，小廝、婆子、丫環等下人，便成為傳訊的重要媒介，二門此一空間的

複雜性也就凸顯出來。後門相對於二門，具備了高度的容忍性質，不論是身分

低微者提供方便之門，或是容許人情的流通，都可看出後門的寬容與彈性。 

有關《紅樓夢》空間與建築的研究，樓慶西《中國建築的門文化》以文字

及圖片說明北京宮殿與地方住宅的門之形式、規格、裝飾，對於了解古代建築

的門有極大的幫助。吳裕成提到不論是大家住宅、或是北京故宮多重門的建

築，一方面添加了宅院的層次，使外人自外部不能夠直接窺視內院，另一方

面，沿著中軸線設置的門，也具有空間的階段性意義。4由於不論是北京宮殿、

或是《紅樓夢》的賈府，都是屬於四合院再加以擴建，5故以上研究，都有助於

中國建築的門與其他物質相關的背景理解。 

而《紅樓夢》的空間研究，針對實際空間有完整爬梳者，關華山以還原賈

府各建築物位置為目標，考察各建築的實際位置。6不過，關華山的研究尚停留

於實質空間的研究，未有進一步論述。黎書文則指出賈府建築體現了秩序美、

對稱美，而與門相關之禮節、以及在分割空間的功能，概念精神皆來自儒家的

禮儀。7張世君則觀察到《紅樓夢》中的空間敘事，強過於時間性的敘事，開啟

《紅樓夢》空間敘事的系列研究。8歐麗娟則關注賈府中的「人為場所」蘊含的

空間意義，人情與禮法在此空間以補襯模式一體並存，並指出寧榮府與大觀園

共同存在著空間倫理，大觀園最後走向崩潰實乃倫理結構的鬆動所導致。9以上

                                                      
4 吳裕成：《中國的門文化》（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1 年 1 月）。 
5  北京故宮的建築形式，屬於擴展後的四合院，可參考劉敦楨的說法：「當一個庭院建築不能滿

足需要時，往往會採取縱向擴展、橫向擴展、或縱橫雙向都擴展的方式，構成各種群組建

築。……第三種縱橫雙方擴展的群組可以北京明清故宮為典型，就是從大清門經天安門、端

門、午門至外朝三殿和內廷三殿，採取院落重疊的縱向擴展，與內廷左右的橫向擴展部分相

合，形成為規模巨大的組群。」劉敦楨編：《中國古代建築史》（臺北：明文書局，1990 年 1

月），頁 11。 
6 關華山：《「紅樓夢」中的建築研究》（臺中市：境與象出版社，1984 年 5 月）。 
7  門在紅樓夢中相當講究，例如：大門的開啟只在正規的禮儀或節慶，平常出入只能走角門；

門窗分割空間，構成各個院落組群，其中的位置安排都是依循禮制規範而設。此外，賈府建

築是典型四合院形制，明確的區分尊卑、長幼、男女、主僕等身分，此亦依禮法而設。參考

黎書文〈《紅樓夢》中的建築與中國傳統美學〉，《衡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29 卷第 1 期（2008

年 2 月），頁 55-59。 
8 參考張世君：〈古典小說敘事的時空意識〉，《暨南學報》第 21 卷第 1 期（1999 年 1 月），頁 89-

99、張世君：〈《紅樓夢》空間敘事的分節〉，《暨南學報》第 21 卷第 6 期（1999 年 11 月），頁

36-44。 
9 參考歐麗娟：〈由屋舍、方位、席次論《紅樓夢》中榮寧府宅的空間文化〉，《思與言》第 48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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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篇研究，皆頗具啟發性，如建築與禮法之間的關係等等，不過對於門的相關

論述有可再延伸之處。劉黎瓊、黃雲皓以抽象空間概念，點出《紅樓夢》中的

門可通往下一個空間、下一段故事，並以慾望、征服、揭開未知、受挫、退縮

和躲避等作為紅樓門的象徵。10雖是針對門的討論，可惜篇幅稍少，未有深

刻、完整的論述。 

本文擬進一步的以「門」為考察核心，以前輩學者研究為基礎，探討《紅

樓夢》前八十回中賈府二門與後門的功能及意義。11在禮法之下，門限制著人

們的出入，以達到庇護的作用，但又因門的流通作用，使門能夠容許部分的失

序與混亂。誠如《文化地理學》所述，一些文學作品中的空間是根據禮儀編

碼，何時坐臥、何時飲食，皆牽涉到禮儀問題，然而，在空間的縫隙仍可能容

許失序、混亂等行為的出現。12觀察《紅樓夢》中二門與後門的實際空間位

置，以及所代表的倫常禮法，再加以考究在此空間所發生的諸多事件──包含

那些打破倫理規則的失序事件，藉此解析後門與二門的空間文化意義，並再次

證明大觀園及賈府最終走向衰敗，實際上乃有跡可循。 

二、 二門──秩序、庇護與破壞 

二門乃通往內院之門，在大戶人家中，二門往往會以垂花門的形制設立，

13樓慶西考察北京四合院建築規格，指出「前院之南與大門並列的一排房屋稱

為倒座，之北為帶廊子的牆院，中央有一座垂花門，進門即為住宅內院，這是

四合院的中心部分。」。14因此，二門、垂花門是進入內院一道重要的設防，

二門內即府中重要的中心內院，是屬於女性的、私密的空間，外人不得擅入。 

中國古代的貴族、大戶人家，於廣大的院落起居之時，必須遵守倫常禮法

的規範，男女大防便是重要的規範之一，正所謂男女授受不親，因為內外、男

女分明，才能夠維持倫理及家庭秩序。這種男主外、女主內的倫常規範根深柢

固的影響古代的家庭，而二門正是區隔內外與男女的重要界線。杜正勝考察中

                                                      
第 1 期（2010 年 3 月），頁 5-53、歐麗娟：〈論大觀園的空間文化──以屋舍、方位、席次為

中心〉，《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3 期（2010 年 9 年），99-134 頁。 
10 劉黎瓊、黃雲皓：《步步紅樓》（香港：香港中和出版，2017 年），頁 232-235。 
11  《紅樓夢》的版本相當複雜，因普遍認為庚辰本是最為接近作者原意的底本，故本文在版本

擇定上以庚辰本為研究範圍，並以里仁出版、馮其庸校著《紅樓夢校著》中前八十回為使用

材料。 
12  參考（英）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2003

年），頁 65-66。 
13  「這種院內門最常見的就是垂花門。」、「垂花門最主要的特徵是在門的前檐有懸樑挑出，樑

頭上有一立柱，但柱不落地，由樑懸空挑起，柱的下端加一木雕花飾，因而取名為垂花門。」

樓慶西：《中國建築的門文化》，頁 34-36。 
14 樓慶西：《中國古建築二十講》（香港：香港中和出版，2014 年 4 月），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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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秦漢以後的住宅不再以堂室作為內外的劃分界線，改以中門──即垂花門、

二門為內外界線。即使主要分界線有所移動，男女外內的區分與限制，卻仍延

續到秦漢以後的家族，如司馬光《書儀．居家雜儀》中的規範。15界線的位置

可以改動，然而倫常規範不容忽略，尤其對於重視禮法的家族而言更是如此。

因此，對於賈府這樣的簪纓世冑而言，二門的「庇護」功能是絕不可破壞、逾

越的。 

伊里亞德指出，非宗教人士心目中仍舊有獨特的「聖地」，這是一獨特的

空間所在。若我們將房屋二門之內的空間比擬為聖地，是整個宅院的中心，那

麼，二門就是溝通的開口，連結了中心與外在的世界。透過這個開口，才有一

個宇宙通往另一個宇宙的可能。16然而，也由於二門之內的空間屬於女性的、

內部的世界，因此受到嚴格的保護，而二門之外的世界則是與內部對立，屬於

外在、他者、未知而模糊的空間。 

賈府中的重要院落皆有二門，其中比較常被提到的，有賈母、賈璉與鳳

姐、賈赦的院落，以及大觀園的二門。不同於後門高度的彈性與寬容，二門是

嚴格的界線，絕不容許有任何逾越，因此，當二門空間發生違背禮法之事時，

也會是相當嚴重而難以寬容的事件。 

（一） 禮法的秩序與庇護 

二門既是重要的禮教防範關卡，也就具備了保護、阻隔的性質。二門之內

屬於女性的空間，二門之外則是男性的空間，如前所述，男女大防是世家大族

重視的禮法，二門便擔此重任，既維持了秩序，也庇護著居於二門之內的女性

與孩子。賈府二門嚴格區分出男女兩個空間，在宴會的場景，往往可以注意到

男性都在二門外宴客，女性則在二門內的內院，唯獨未成年男性可以在內外之

間自由來去。例如在第十九回賈珍請人唱戲，寶玉來到寧國府： 

 

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和丫鬟、姬妾說笑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

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枚行令，百般

作樂，也不理論，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裏邊去了，故也不問。17 

 

                                                      
15  杜正勝：〈內外與八方：中國傳統居室空間的倫理觀和宇宙觀〉，《空間、力與社會》（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 年 12 月），頁 224-234。 
16 參考（羅馬尼亞）伊里亞德(Mircea Eliade)，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頁 74-79。 
17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3 年 2 月），頁 298。

本文所用《紅樓夢》引文皆出自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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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門之內，是尤氏、丫環等女眷的世界，二門之外，則是賈珍、賈璉、薛蟠等

男性的世界。唯獨如寶玉屬於家族中未成年的男性，才能夠在二門內外自由出

入。二門嚴格區分出男女之防，不能輕率逾越，女眷若要送客，也都只能止步

於二門，在第三十六回史湘雲回家之時向姐妹們辭別，眾人相送，如黛玉、寶

釵等閨中女性，送客最遠也只能夠送至二門前，惟寶玉作為男性，還可以送至

二門之外。18又如寶玉要出門會客時，皆是小廝在二門上通報，再由內院丫環

傳報，小廝是不能隨意進入二門以內的。 

寶玉能夠隨意出入賈府內外空間的原因，一方面，唯有男性才能夠走出閨

閣，來到外面的世界；另一方面，身為男性，也只有未成年之時方能留於閨閣

之內。即使寶玉在夢中遊歷太虛幻境後與襲人行雲雨之事，代表著他的性徵成

熟，但在心態上，他卻尚未真正的成年，19不僅如此，從賈母為他安排的住所

與婚姻，也可以看出賈家仍舊將寶玉視為未成年的孩子。20直到繡春囊事件爆

發，在抄檢大觀園之後，王夫人才強命寶玉在隔年挪出大觀園，21直到此時，

寶玉兼有閨閣之內外的特殊身分才被打破。 

再看三十六回，在賈政因寶玉的「不肖種種」而笞打寶玉後，賈母維護孫

兒，故不准寶玉出二門之例：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

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以後倘

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

我說了，一則打重了，得著實將養幾個月才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

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才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聽了，領命而

去。賈母又命李嬤嬤、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

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

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

昏定省亦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臥，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

                                                      
18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555。 
19 程潔：〈賈寶玉的成年禮──以儀式的角度解讀賈寶玉兼談曹雪芹的精神世界〉，《明清小说研

究》，總第 90 期，（2008 年 12 月），頁 91-105。 
20  第二十三回賈元春顧念寶玉自小在姊妹叢中長大，因此命寶玉隨眾姊妹們一同搬進大觀園內

居住。第二十九回賈母帶著寶玉等人至清虛觀打醮時，張道士曾提起寶玉婚配之事，賈母則

言道和尚說寶玉命裏不宜早娶。從這兩項事件，都可以看出在賈母、賈元春等長輩心中，寶

玉仍尚未成熟。 
21  事實上，早在三十四回、寶玉挨了父親笞打後，襲人就已經提醒王夫人留意寶玉與眾姊妹的

男女之防：「襲人連忙回道：『……如今二爺也大了，裏頭姑娘們多，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

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

便是外人看著也不像大家子的體統。』」王夫人雖贊同襲人之說，然而直到繡春囊事件，王

夫人才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在七十七回勒令寶玉隔年搬出大觀園：「（王夫人）：『……因叫

人查看了，今年不宜遷挪，暫且挨過今年，明年一併給我仍舊搬出去心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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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卻每每甘心為諸丫鬟充役，竟也得十分閑

消日月。22 

 

從這段可以看出賈母庇護孫兒的形象，賈母的庇護以二門為界，二門之內正是

屬於女性的居處世界，足以讓寶玉與姊妹丫環們安居於此。然而，正是因為賈

母的溺愛，這份庇護的力量反而疏離了寶玉與父親賈政的關係，間接導致寶玉

性格上的不成熟，如前所述，寶玉不論是本身的心性，或是在長輩眼中，都仍

是未成年的孩子。23 

寶玉這種眷戀二門之內的態度，與曼素恩《蘭閨寶錄》中所描述的十八世

紀男性精英極為相似： 

 

對於洪亮吉和當時許多傑出的社會批評者來說，在複雜而殘忍的人世

間，「閨閣」是一個避風港。精英男子必須日復一日地對抗物質世界的腐

敗與墮落（他們經常稱之為「塵世」）；精英婦女則受到保護而無須面對

它。相反地，婦女佔據著這個靜止點（still stop），讓男人以它為中

心，來建構他們的積極生活。在十八世紀的男人以女性為主題所撰寫的

作品中，閨閣的意象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比喻：它是一個能將人世間的憂

慮與罪惡並拒於外的超時空國度，以及一個可以讓壓力過重的男人逃避

或退隱的處所。對於許多抗拒學術生涯壓力的男人而言，女人似乎是穩

定、秩序與純潔等價值的守衛者。閨閣被隔絕在庭院與門廊的後方，深

隱於屋宅幽密處，它提供了一個避難所，讓人得以逃離充滿變動、混亂

與墮落的世界。24 

 

從這裡能夠看到，二門內外的世界如此截然不同。正是因為二門對於秩序的嚴

守，庇護二門內的世界，因此，深藏於二門內的閨閣才能夠維持其穩定、秩序

與純潔，不受外界侵擾，成為精英男性逃避外界的避風港。在女性的世界裡，

男性能夠逃離二門之外的世界──官場、科舉和政治的傾軋，一如寶玉逃避與

士大夫男子接談應酬，眷戀並流連於大觀園的女性世界。 

                                                      
22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545。 
23 歐麗娟：〈賈寶玉論〉引用（美）羅伯．布萊《鐵約翰：一本關於男性啟蒙的書》之言，提到

寶玉正是屬於失去了父親的「天真的男人」：「確實，寶玉是『沒有父親的』，即使賈政健在，

但因為賈母的溺愛孫子以致父權淪喪，正是一位失去光芒、不斷縮小的父親，果然也產生了

『像鳥一般』的寶玉──感情豐富、誠懇、有魅力，並且如果把『酒或毒品』改成『女兒之

美』，則寶玉恰恰正是『容易上癮』的人，因而被歸類為『情痴情種』。」歐麗娟：《紅樓一

夢：賈寶玉與次金釵》（臺北市：聯經，2017 年 10 月），頁 137-138。 
24 （美）曼素恩（Susan Mann）：《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臺北縣新店市：左岸

文化，2005 年 11 月），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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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消息的傳達與流通 

除了區分男女，二門也區分了我們與他者、家人與外人、主子與下人。例

如，賈蓉、賈薔是賈璉的晚輩，然而他們與賈璉分屬不同房，並非賈珍院內之

人，在第十六回中賈蓉、賈薔來拜訪賈璉和鳳姐，必須在二門通報並等候，獲

得院落主人的許可後才能入內：「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東府裏蓉、薔二位

哥兒來了。』賈璉才漱了口，平兒捧著盆盥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什麼

話？快說。』」25另外，下人們來到獨立的院落時，也必須在二門通報，如第

七十一回林之孝家的晚間進賈府到鳳姐的院落： 

 

林之孝家的不知有什麼事，此時已經點燈，忙坐車進來，先見鳳姐。至

二門上，傳進話去，丫頭們出來說：「奶奶才歇下了。大奶奶在園子裏，

叫大娘見了大奶奶就是了。」26 

 

對賈璉夫婦而言，賈蓉等人雖為親戚，卻屬於不同房的晚輩，穿過二門、進入

私人領域之前，自然必須先得到主人的允許，更遑論關係更遠的下人們。然

而，依據下人身分的差別，有時進入內院時也不必通報： 

 

鴛鴦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來。因知賈璉不在家中，又因這兩日鳳姐兒

聲色怠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樣，因順路也來望候。因進入鳳姐院門，二

門上的人見是她來，便立身待他進去。27 

 

鴛鴦身為賈母的貼身大丫環，身分與別的丫環不同，有時甚至會代替賈母行

事，如第四十二回，賈母因身體不適，便要鴛鴦代替賈母送劉姥姥。28她既然

作為賈母的替代者，身分也就不再是單純的下人，因此能夠隨意出入晚輩院落

而不必通報。 

二門明確地畫分出兩個不同的空間世界，有時，這兩個空間也會形成鮮明

的對立狀態，如院內主子們的世界，以及院外下人們的世界，在二門之內，主

                                                      
25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244。 
26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108-1109。 
27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122。 
28 鴛鴦身分之重，也展現在席次的禮節上。第七十二回賈璉回到自己院落，「忽見鴛鴦坐在炕上，

便煞住腳，笑道……鴛鴦只坐著……賈璉……一面說，一面在椅子上坐下。」賈璉是賈母的

晚輩，面對賈母的貼身大丫環鴛鴦，在身分上也矮了一截。有關座位席次的倫理，可參考歐

麗娟〈由屋舍、方位、席次論《紅樓夢》中榮寧府宅的空間文化〉（《思與言》，2010 年 3 月），

頁 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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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擁有絕對的實權，然而出了二門，主子卻未必能夠控制。在五十五回，探春

與李紈代掌大觀園，底下的媳婦們尚未心服，藐視李紈和探春： 

 

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來回說……說畢，便垂手旁侍，再不言語。彼時來

回話者不少，都打聽她二人辦事如何：若辦得妥當，大家則安個畏懼之

心，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不但不畏服，一出二門還要編出許多笑話來

取笑。29 

 

吳新登的媳婦因李紈老實、探春年輕而藐視二人，有意測試主子的深淺，在二

門之內的大觀園，屬於主子們的世界，較能夠掌控；出了二門，女性主子們受

到限制，就屬於下人們的世界，若主子略遜一些，下人們「出二門還要編出許

多笑話來取笑」。內外空間的對立，再一次證明了內、外空間的差異，對位於

房屋中心的女性主子們而言，二門之外是難以控制、混沌的下人世界，同時，

也展現賈府主子們掌管家務時相當不易。 

二門既嚴格的區分出內外、男女的空間，當兩個空間需要傳遞訊息時，二

門便成為重要的傳遞訊息的管道，在二門當差的小廝、丫環也就成為傳遞訊息

的媒介。寶玉因常往二門內院，他的小廝茗煙也就常常出現在二門，通知寶玉

外頭發生的事件： 

 

這日一早起來，才梳洗完畢，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鐘，忽見茗煙在二

門照壁前探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作什麼。茗煙道：「秦相公不中用

了！」30 

正說著，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出園

來，只見茗煙在二門前等著，寶玉便問道：「是作什麼？」茗煙道：「爺

快出來罷，橫豎是見去的，到那裏就知道了。」31 

 

舉凡待人接客、喜慶婚喪，身為大家子弟，寶玉在外有許多應酬，便由小廝傳

遞至二門，再由丫環或老婆子傳至內院。空間與人員的概念劃分如下所示： 

 

空間：屋內－二門－屋外 

人員：女性、家人－下人－男性、外人 

                                                      
29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855。 
30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247。 
31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412。 



道南論衡──政大中文 2021 年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8 

 

空間中的二門，與人員的下人，同樣是傳遞內外消息的重要媒介樞紐。而若更

仔細劃分，丫環、老婆子在二門內，小廝則在二門外，從下人的性別，也明顯

地看出大族之家中的男女之防無處不在。第六十五回透過興兒之口，讓讀者看

見鳳姐院落的二門，小廝是如何當班的： 

 

興兒笑……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

是八個。這八個人有幾個是奶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奶的心

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奶的人就敢惹。……」32 

 

一個院落看管二門的小廝，便有八人之多，可見賈府家中的下人們人數之多。

而除了瞭解小廝們是如何輪守二門之外，還可以注意的是家族之中，隨處可見

權力的競爭，從上層主子們之間的競爭，影響下人們的關係。賈府不僅人口繁

多，其中的人際關係及權力相爭，更是無比複雜。 

鳳姐掌管榮國府之事，日理萬機，因此在她的院落也就時常有公事上的傳

遞，交予她裁奪。諸如賈蓉、林之孝家的都曾來找鳳姐討論公事。而除了公事

之外，二門上的消息流通，也可能與私事有關，甚至傳達乃是不經意發生的。

在第六十七回，賈璉偷娶尤二姐一事傳入鳳姐耳中，此消息之所以傳至內院，

便是通過二門為管道： 

 

這裏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是怎麼聽說的？」平兒道：「就是頭裏那小

丫頭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裏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二奶奶比咱們

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

說：『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呢，叫裏頭知道了，把你的舌

頭還割了呢。』」33 

 

二門內外的世界雖截然兩分，但也是秘密洩露的管道。作為兩個空間的交會

點，在這裡，人員與消息混雜，賈璉原以為王熙鳳身居內院，難以知道院外、

府外的事，殊不知由於二門位處兩個空間之間，消息便由此處流通。從這一案

例，可以知道內院女性主子們確實難以掌控二門之外的世界，不但諸事難以確

切把握，連消息也被阻擋於二門之外；然而，卻也因二門屬於兩個空間的中

介，使消息仍有相互流通的可能。 

                                                      
32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030。 
33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054-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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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庇護功能的破壞 

二門是一嚴格的防範界線，男性、外人不得隨意踏入，包含小廝也只能在

二門口職守。不過，某些特殊時候，小廝是能夠進入內院的，《紅樓夢》有兩

個案例如下： 

 

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的小廝叫幾個來。李氏

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往下抬。34 

鳳姐兒坐在小院子的臺階上，命那丫頭子跪了，喝命平兒：「叫兩個二門

上的小廝來，拿繩子鞭子，把那眼睛裏沒主子的小蹄子打爛了！」35 

 

小廝能夠進入二門之內，都是經過允許，並且有特殊原因，如李紈要小廝們協

助搬抬高几，或是鳳姐要小廝進來懲處丫頭，這些都是特殊的工作，與勞力相

關，在獲得院內奶奶們的許可後，小廝方可違背原先的禮法規矩，踏入二門之

內。可注意的是，李紈和鳳姐都是已婚婦女，即使小廝能夠進入二門內也很難

見到閨閣小姐，如興兒與尤二姐所說： 

 

尤二姐笑道：「你們大家規矩，雖然你們小孩子進的去，然遇見小姐們，

原該遠遠藏開。」興兒搖手道：「不是，不是。那正經大禮，自然遠遠的

藏開，自不必說。……」36 

 

小廝們進入內院，能直接接觸的只有已婚婦女，見到小姐們則需躲開才是大家

禮數。二門雖有讓小廝進入內院的例外，卻仍嚴守著男女之防。因為一旦在二

門發生的違反禮法之事，便會是對秩序的嚴重破壞： 

 

如這秋桐輩等人，皆是恨老爺年邁昏憒，貪多嚼不爛，沒的留下這些人

作什麼，因此除了幾個知禮有恥的，餘者或有與二門上小么兒們嘲戲

的。甚至於與賈璉眉來眼去，私相偷期的，只懼賈赦之威，未曾到手。
37 

 

                                                      
34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611-612。 
35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677。 
36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033。 
37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079-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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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桐等女性，被強留在年老的賈赦身邊。賈赦雖有道德上的瑕疵，但這些年輕

女性理應遵守禮法，嚴守男女大防，然而，如秋桐之輩卻自二門接觸門外的小

么兒們等男性，嚴重的破壞禮法。除了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言語上嘲戲之外，

還有物品私相授受的可能，在第七十四回中爆發繡春囊事件，氣急敗壞的王夫

人首先找到鳳姐嚴厲詢問繡春囊是否為熙鳳所有之物，熙鳳於是慌忙辯白： 

 

（鳳姐）也含淚訴道：「……五則園內丫頭太多，保得住個個都是正經的

不成？也有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或者一時半刻人查問不到，偷著

出去，或借著因由，同二門上小么兒們打牙犯嘴，外頭得了來的，也未

可知。如今不但我沒此事，就連平兒我也可以下保的。太太請細想。」
38 

 

在王夫人審問王熙鳳時，鳳姐指出繡春囊可能出現在大觀園內的原因──園內

人口眾多，一些知了人事的丫頭，可能像賈赦屋中的年輕女性，與二門上的小

么兒嬉鬧，或是存有男女私情，而將繡春囊帶入園中。大觀園出現繡春囊，是

賈府中一件重大的污名事件，七十三回，刑夫人接到傻大姐所拾的繡春囊，

「嚇得連忙死緊攥住」，而在七十四回，王夫人在得知消息後，聽信僕婦王善

保家的之言，雷厲風行地抄檢大觀園。如脂批所說的： 

 

榮富（府）堂堂詩禮之家，且大觀官園又何等嚴肅清幽之地。金閨玉閣

上有此等穢妙，天下淺閑浦募之家寧不慎乎。雖然，但此等偏出大官

（家）世族之中者。蓋因其房寶香宵，嬛婢混殺（雜），鳥（烏）保其個

個守禮特（持）即（節）哉。此正為大官（家）世族而告戒。39 

 

大觀園這樣居住著閨閣兒女的清淨之所，斷不能出現如繡春囊這樣的物品。而

大家世族之所以會出現如此之物，與家中人口混雜緊密相關，若其中有不謹守

禮法之人，那麼就會輕易破壞二門的設防。二門雖然嚴謹的守護禮法秩序與界

線，為居於內部的兒女們提供強而有力的保護，在這裡，卻也能看出二門的脆

弱，稍有不慎，便會發生極端危險的禍事。 

二門所區隔的兩個空間，意味著男女大防，因此二門內外空間的分隔，是

不能有模糊地帶，也不能有任何的通融、彈性，這是大戶人家所重視的規矩。

賈府中便可處處見到這樣的規矩，如第二十九回賈母帶領府中上下至清虛觀打

                                                      
38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155。 
39 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市：聯經，1986 年），頁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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醮，賈珍就嚴厲的吩咐林之孝：「把小么兒們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同兩邊角門

上，伺候著要東西傳話。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兒小姐、奶奶們都出來了，一個

閑人也不許到這裏來！」40如此，才是真正的大家規矩。 

然而，當二門嚴格區分的空間遭到破壞，混亂、逾越、失序的事件在此發

生，那麼，二門之內空間的神聖與純淨，將遭受外界的汙染。二門失去了防止

外界入侵的功能，致使內外空間的界線動搖，而最為鮮明的象徵，就是屬於外

在、男性世界中的物品繡春囊被帶入內在的、女性的世界，也就意味著二門已

經失去它最重要的庇護功能。 

三、 後門──內外尊卑的流通 

後門相對於前門、正門，有其特殊的、迥然不同的意義。段義孚分析空間

的前後概念時，指出前方是明亮清晰的，後方是黑暗的；前方象徵尊嚴，後方

則是卑微的。41「中產階級的住宅則典型地有一個具有吸引力的前門裝飾以表

示對來訪朋友的歡迎和留下好印象，而不起眼的後門則留給送貨人和兒童使

用。」42不僅是現代的住宅如此，《紅樓夢》賈府的後門擁有相似的特質，在

後門所發生的事件，往往都是欲掩人耳目者，或不宜登大雅之堂的，比起上層

貴族，後門更貼近於下人、庶民的生活世界。 

觀察《紅樓夢》中幾次提到後門，其中曾明確提及到的，有賈府的後門、

大觀園的後門，以及怡紅院通往後院的後門。賈府後門首次出現是在劉姥姥一

進榮國府時，對於賈府後門外的街景，有相當仔細的描述： 

 

只見門前歇著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玩耍物件的，鬧哄哄三

二十個小孩子在那裏廝鬧。劉姥姥便拉住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個

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裏周大娘有三個呢，

還有兩個周奶奶，不知是哪一個行當上的？」劉姥姥道：「是太太的陪房

周瑞。」孩子道：「這個容易，你跟我來。」說著，跳躥躥的引著劉姥姥

進了後門，至一院牆邊，指與劉姥姥道：「這就是他家。」43 

 

                                                      
40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456。 
41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8 年 3 月），頁

37。 
42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頁 38。 
43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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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府後門外乃是熱鬧的後街，而後門內可能接近下人群房，周瑞一家便住在此

處，44賈府的下人群房並不只一處，除了靠近後門一帶之外，榮府東邊原先也

有下人群房，在大觀園興建之後遭到拆除。45大觀園在寶玉等公子小姐入住之

前，賈府已分配下人入住其中，如小紅便是分配至怡紅院。46依據《紅樓夢》

文本線索，很難得知下人群房的確切位置，不過，依然可以歸類出，下人群房

都位在屋宅的邊緣，而主人的位置則在屋宅深處和中心。因此宅院之中，中央

為主人居所，是為尊位，邊緣則為身分卑微的下人所居。47 

關於大觀園後門的位置與環境，從第六十回的文本線索，可知門內是大觀

園的廚房，門外則可通往下人群房： 

 

蟬姐兒聽了……說著，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見廚房內此刻手閑之

時，都坐在階砌上說閑話呢，她老娘亦在內。蟬兒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

糕。48 

(柳氏)直到外邊他哥哥家中……柳氏道了生受，作別回來。剛到了角門

前，只見一個小么兒笑道……正說著，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

猴兒們，快傳你柳嬸子去罷，再不來可就誤了！」柳家的聽了，不顧和

小廝說話，忙推門進去，笑說：「不必忙，我來了。」一面來至廚房……
49 

 

柳氏所走的靠近廚房的角門，應當就是大觀園後門的角門，平時人們從後門進

出，亦皆走角門。50大觀園內的廚房，是王夫人提議建立、王熙鳳促成，在賈

                                                      
44 在前門替劉姥姥指路的老年人便說：「那周大爺已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著，他娘子卻在

家。你要找時，從這邊繞到後街，上後門上去問就是了。」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

著：《紅樓夢校注》，頁 112。 
45 參考《紅樓夢》第六回：「先令匠人拆寧府會芳園牆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

所有下人一帶羣房盡已拆去。」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246。 
46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385。 
47  按賈府本身的規格即為一擴建的四合院，規模雖大，但仍舊按照四合院的規制建設。一般北

京四合院下人房的分配，樓慶西的歸納如下：「內院的正房為一家的主人居室，兩邊廂房供

兒孫輩居住，前院倒座為客房和男僕人住房，後罩房為女僕住房及廚房、貯存雜物間。」孫

全文、王銘鴻《中國建築空間與形式之符號意義》則歸納合院式住宅，指出最後一進是最尊

貴的空間，而「在橫向發展，靠主軸兩側的廂房（護龍）與主軸形成內院，是主人及血緣較

近的家人居住及活動的地方，再往外的護龍則作為雜屋或僕人的住所。」賈府的下人群房男

女之分配，並未完全如樓慶西或孫全文、王銘鴻所描述，但仍可看出下人群房往往會設於屋

宅的邊緣。參考樓慶西：《中國古建築二十講》，頁 197、孫全文、王銘鴻《中國建築空間與

形式之符號意義》（臺北市：明文書局，1987 年 7 月），頁 58。 
48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933。 
49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937-942。 
50 寶玉前去下人群房，探望被逐出大觀園的晴雯時，走的正是大觀園的後角門。「寶玉將一切人

穩住，便獨自出了後角門，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瞧瞧。」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

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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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同意下所設。此處是「後園門裏頭的五間大房子，橫豎有女人們上夜的，

挑兩個廚子女人在那裏，單給她姊妹們弄飯」，51與賈府原先的廚房有別，專

管大觀園內姊妹們的飲食。而從大觀園後門出來，除了能夠往下人房，也可能

能夠往賈府後門。52 

最後討論怡紅院後門。各房各院都有各自的後門，例如第三回王夫人領著

黛玉到賈母房中吃飯，便因順路而從賈母後院、後房門進入；53瀟湘館的後門

是一小門，向內是裏間房內，向外是後院。54各院雖皆有後房門，不過最常提

及的還是怡紅院的後門。如小紅、劉姥姥、麝月、胡庸醫等人都走過怡紅院後

門。 

賈府的後門區分府內、府外，分別是通往下人房以及後街；大觀園後門則

區分出大觀園內、園外，通往園內廚房以及下人群房、賈府後門等處；怡紅院

後門則區分出屋內與屋外。三座後門的內外區分，皆以內為尊，尤其是怡紅院

屋內，乃是賈府最受重視的寵兒賈寶玉起居之所，更是最接近權力的核心。然

而，作為內外溝通的媒介，後門有更多的彈性，在嚴格的禮法中開出一道空

隙，讓人情得以有宣洩與流通的空間，卻也可能反過來動搖禮法。 

（一） 走「後門」──小人物的晉升 

相較於大門的正大光明，後門屬性是卑下、陰暗、上不了臺面的，但從另

一個角度來看，後門的縫隙能夠容忍不合禮法之事，允許灰色地帶的存在。如

前所述，下人的生活往往與後門更為息息相關，而在《紅樓夢》中的不少小人

物，也藉由後門的寬容性質，進而取得生存或晉升的機會。 

首先，第一位藉由後門來接近賈府的是劉姥姥。劉姥姥一進榮國府時，透

過她所見到後府的情景，與前門由「挺胸疊肚指手畫腳的人」所環繞的景象相

差極大。賈府後門一帶充滿庶民氣息，彰顯後門的特徵──後門更能夠容許在

禮法之外的人情，鬆動嚴格的禮法以在其中產生縫隙，也才能容許劉姥姥透過

微薄的人脈關係，進入賈府，獲得賈家的援助。 

以劉姥姥卑微的身分而言，無論如何都難以堂堂正正自大門進入，唯有自

後門而入，靠著賈府僕人的引薦才可能見到賈府的掌權者。如周汝昌所言，

「再來看劉姥姥之來，欲入榮府，那前面大門是不讓她進的，她走的是名副其

                                                      
51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796。 
52  如前述第六十回的引文，蟬姐兒吩咐婆子出門買糕，賈府內不可能有人買賣，而後街又有許

多生意擔子，因此婆子應是走出大觀園後門，再出賈府後門至後街買糕。並且，賈府後門附

近有下人群房，那麼柳氏出大觀園後門、至賈府之內的哥哥家，也就相當合理。 
53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51。 
54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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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走『後門』。」55儘管如此，這位老人家卻並未因此遭人厭惡，她甚至從

「走後門」一事中，展現她的智慧與熟習人情世故。在向周瑞家的隱晦的提出

「打抽豐」的請求時，劉姥姥的態度不卑不亢，又懂得順著周瑞家的想要賣弄

體面的心思，因而克服困難獲得賈府的援助。56 

除了劉姥姥，賈芸是另一個可參考的案例。他是賈家的遠房親戚，住在賈

府外附近。57為了生活，他設法討好王熙鳳，獲得了大觀園種花的職務。除了

鳳姐，賈芸也巧遇寶玉並認寶玉為父，賈芸至大觀園後門來向寶玉請安時，便

是至大觀園後門等待： 

 

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裏拿著一個字帖走來，見

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口等著呢，叫我送來

的。」58 

 

賈芸來大觀園向寶玉請安為何走大觀園後門，有幾個可能：第一，賈芸的身分

較卑微，故而只敢以後門作為聯絡的媒介；第二，大觀園的前門在榮府內院，

身為男性不得擅入，只能來至大觀園後門。不論何者，從賈芸的案例都能看

出，後門確實是禮法限制的突破口，足以讓身分較低微之人，有機會與府中身

分較尊者接觸。 

最後是怡紅院的小紅，她是林之孝的女兒，因緣際會的成為怡紅院的丫

頭，然而，以她的身分不能夠進入怡紅院屋內，寶玉甚至不認得她，如小紅所

說：「從來我又不遞茶遞水，拿東拿西，眼見的事一點兒不作，那裏認得

呢。」59各院落的丫環婆子們何其之多，卻只有大丫環們才可以進入屋內服侍

主子，能做要茶要水遞東遞西的「巧宗兒」，由於這些事都在主子眼下，能夠

接近主子，也就有機會獲得更大的權力。怡紅院是賈府最重要的寵兒賈寶玉的

居所，自然就是賈府重要的核心空間之一，小紅心懷向上攀高的願望，也就希

望能夠進入怡紅院的核心空間，即寶玉的屋內。 

                                                      
55 周汝昌：《紅樓小講》（香港：中華書局，2002 年 5 月），頁 89。 
56  郭玉雯：「求人不能過於直接，易惹人厭惡與反感，但又不能太隱晦，模糊了造訪的目的。

『洽當』不正是一種生活的智慧？試看劉姥姥與周瑞家的閒談，既不顯卑怯之情，也不露窮

酸之氣，絕非易事。」參考郭玉雯：《紅樓夢人物研究》（臺北市：里仁，1998 年 9 月），頁

389。 
57  第二十四回賈璉說賈芸「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按里仁版的注釋，後廊是指賈府

附近的某一處所在。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374、386-387。 
58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558。 
59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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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紅是頗具有心機眼力的女孩子，她初次在怡紅院登場，便是悄悄從怡紅

院後門進入寶玉房內，以近乎偷襲的方式接近寶玉，得以在主子面前露臉。她

在一次大丫環們不在屋內時，從後門進入怡紅院，接近寶玉： 

 

寶玉見沒丫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聽背後說

道：「二爺仔細燙了手！讓我們倒。」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早接了碗過

去。寶玉倒唬了一跳，問：「你在那裏的？忽然來了，唬我一跳。」那丫

頭一面遞茶，一面回說：「我在後院子裏，才從裏間的後門進來，難道二

爺就沒聽見腳步響？」60 

 

如宋淇所說，小紅雖有心向上高攀，然而她「……非怡紅嫡系，不能循正途謀

出身，只好走後門了。」61事實上，寶玉對小紅印象深刻，在這一次見過面

後，「也就留了心。若要直接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寒心；二則又不知

紅玉是何等行為……」62若非寶玉身邊的大丫環們各個伶牙俐齒、手腕高明，

小紅是有機會透過這次機會向上攀高，成為屋內的大丫頭之一。從小紅的案例

可以看到，名位與身分不正者，不能夠正大光明的自前門進出，但另一方面，

後門因能夠容許人情與失序，創造了在正當管道之外、下人晉升的機會。有趣

的是，賈芸與小紅皆有向上高攀的願望，都透過走後門接近權力的核心者，分

別受到寶玉和鳳姐的青睞，而這兩人之間也產生了情愫，可說是同道相吸。 

劉姥姥自府外進入賈府內，賈芸自大觀園後門外進入園內，小紅則企圖能

夠進入怡紅院屋內，這三位小人物雖身處於空間的外側，為了生存或晉升，皆

試圖朝空間的內部靠近，然而礙於身分，三人也都只能夠選擇後門為管道。後

門所具備的寬容性質，為小人物們開啟了另外的機會，而除了小人物以外，後

門的寬容性質，也成為寶玉宣洩私人情感的通道。 

（二） 後門縫隙的人情流通 

《紅樓夢》前八十回中，寶玉三次出賈府後門或大觀園後門，一次是探望

回家的襲人，一次則是為弔祭金釧，一次則是為探望病重的晴雯。第十九回賈

珍在寧府請人唱戲，寶玉因為覺得無趣而和茗煙私自離開賈府探望襲人： 

 

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咱們竟找你花大姐姐去，瞧她在家作什麼

                                                      
60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384。 
61 宋淇：《紅樓夢織要──宋淇紅學論集》（北京：中國書店，2000 年 12 月），頁 168-169。 
62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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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茗煙笑道：「好，好！倒忘了她家。」又道：「若他們知道了，說

我引著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寶玉道：「有我呢。」茗煙聽說，拉了

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63 

 

另一次弔祭金釧，在第四十三回，鳳姐生日當天，寶玉也是與茗煙一同出門，

走的是大觀園後角門： 

 

原來寶玉心裏有件私事，於頭一日就吩咐茗煙：「明日一早要出門，備下

兩匹馬，在後門口等著，不要別一個跟著。說給李貴，我往北府裏去

了。……今兒一早，果然備了兩匹馬在園後門等著。天亮了，只見寶玉

遍體純素，從角門出來，一語不發，跨上馬，一彎腰，順著街就顛下去

了。茗煙也只得跨馬加鞭趕上，在後面忙問：「往那裏去？」寶玉道：

「這條路是往那裏去的？」茗煙道：「這是出北門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

沒有可玩的。」寶玉聽說，點頭道：「正要冷清清的地方才好。」說著，

索性加了兩鞭，那馬早已轉了兩個彎子，出了城門。64 

 

以上兩個例子都是寶玉私自離開賈府，至於另一次則是晴雯遭攆之後，寶玉拜

託一個老婆子帶他去晴雯家探望，為了掩人耳目，他是獨自一人走出大觀園的

後角門： 

 

寶玉將一切人穩住，便獨自得便，出了後角門，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

雯家去瞧瞧。……若問他夫妻姓甚名誰，便是上回賈璉所接見的多渾

蟲、燈姑娘兒的便是了。目今晴雯只有這一門親戚，所以出來就在他

家。65 

 

這三件事，都是不合禮法的。脂硯齋評寶玉私自出門到花家一事：「非茗煙適

有罪所協，萬不敢如此私引出外。別家子弟尚不敢私出，況寶玉哉，況茗煙

哉。」66可見不僅賈府，其他人家子弟也是不敢擅自外出。至於到下人房探望

晴雯，同樣不合乎規矩，如晴雯嫂子所質疑「一個主子，跑到下人房裏作什

麼？」。67然而，三件事都是出自於寶玉之至情。弔祭金釧那日正是熙鳳生

                                                      
63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299。 
64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667。 
65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218。 
66 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356。 
67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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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舉家歡樂的時候，寶玉卻心繫亡故之人，在同一回目中形成強烈的冷熱對

照，脂硯齋四十三回末總評便說：「寫辦事不獨熙鳳，寫多情不漏亡人。情之

所鍾，必讓若輩，此所謂『情情』者也。」。68寶玉正是情情者，是正邪兩賦

的情癡情種，當禮法規矩限制情的抒發時，後門便為寶玉開闢一條道路，通往

個人情感的抒發。後門建立起空間的縫隙，得以讓寶玉鬆綁禮法的制約，而在

這裡有了失序的、人之情感的事件發生。 

寶玉違反禮法，藉由後門所創造的空隙而行踰矩之事，然而他終究是一情

癡情種，而非流於邪淫。因此，寶玉違反規矩的「走後門」行為，事實上都非

大奸大惡、不可饒恕之罪。包含在第五十一回晴雯生病，寶玉便主張悄悄請大

夫進怡紅院看病，以免驚動王夫人、讓晴雯回家養病： 

 

至次日起來，晴雯果覺有些鼻塞聲重，懶怠動彈。寶玉道：「快不要聲

張！太太知道，又叫你搬了家去養息。家裡縱好，到底冷些，不如在這

裏。你就在裏間屋裏躺著，我叫人請了大夫，悄悄的從後門來瞧瞧就是

了。」……正說時，人回：「大夫來了。」寶玉便走過來，避在書架之

後。只見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嬤嬤帶了一個大夫進來。這裏的丫鬟都迴避

了。69 

 

私下請大夫診療丫環不符合大家規矩，但這件事終究還是屬於可容忍範圍之

內，大觀園的管理者李紈可能也是知情者。再仔細看胡庸醫進怡紅院、大觀園

時，丫環一概迴避，「彼時，李紈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丫鬟迴避，

那大夫只見了園中的景致，並不曾見一女子。一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門的小

廝們的班房內坐了，開了藥方。」70如脂硯齋回前總批所言，「如園中不見一

女子句，儼然大家規模」。71寶玉所有的踰矩行為，都在可容忍之內，然而真

正要緊的關鍵如男女大防，寶玉仍嚴格遵守，絕不會跨出禮法的底線。 

（三） 情慾的入侵 

相對於寶玉在私人情感宣洩之際、仍把握住禮法的底線，賈瑞、尤二姐自

後門進入賈府或大觀園時，他們的所做所為卻已經嚴重違反了禮法規矩，逾越

了後門所能容許的範圍。 

                                                      
68 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617。 
69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793。 
70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794。 
71 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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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二回中賈瑞貪戀鳳姐的美貌，起了非分之心，因而遭鳳姐的算計，

在夜間入賈府，卻被關在穿堂一整夜，最後只能倉皇自後門逃出。爾後賈瑞依

然不死心，再次受到鳳姐的戲弄，於是第二次仍在夜裡自後門離去。賈瑞的行

為，已大大違反了人倫禮法，與前述寶玉私自外出探望丫環等事相比，不能等

同而論，如鳳姐暗中批評的，這是「禽獸」一般的心思，72是見不得人之事，

賈瑞也就必然只能從後門逃走。 

尤二姐進入大觀園之所以違背禮法，是因賈璉在服孝期間偷娶尤二姐，乃

大不孝之舉，尤二姐當然沒有正當理由進入榮國府、入住大觀園內，因此，王

熙鳳領著尤二姐進入賈府時，走的都是後門： 

 

鳳姐聽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著，抬到東廂房去。於是催著

尤二姐穿戴了，二人攜手上車，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她：「我們家

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二爺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

了。……」尤二姐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廝們皆是預先說

明的，如今不去大門，只奔後門而來。 

下了車，趕散眾人。鳳姐便帶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見

了。73 

 

不論賈瑞欲行亂倫之事，或是賈璉孝中偷娶尤二姐，都涉及到情慾，而這些情

慾皆逾越了禮教能夠容忍的範圍，甚至違反清代律法。《大清律例》有〈十

惡〉之條，其中「七曰不孝。謂告言……居父母喪，身自嫁娶。」，74另外有

〈刑律．犯姦〉中的「親屬相姦」條：「凡姦同宗無服之親及無服親之妻者各

杖一百。」75賈瑞覬覦嫂子鳳姐的美色，雖並未實際犯罪，然而所欲為之事違

反「親屬相姦」條，賈璉偷娶尤二姐進門更是「十惡」中的不孝之罪，二者都

已嚴重違反國家律令，這些行為絕不能容許於賈府大門，只能自後門出入，後

門也就成為禮法與秩序的破口。 

進入賈府、大觀園時已破壞原有的禮法秩序，離去之時自然也就只能自後

門離去。欲行不軌之事的賈瑞兩次離開賈府皆自後門，非明媒正娶的尤二姐在

六十九回吞金自殺之後，出殯之時，也差點從後門而出： 

 

                                                      
72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82。 
73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063-1064。 
74《大清律例》，卷 4，頁 8 下。收入（清）紀昀等總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

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75 《大清律例．卷三十三》，頁 7 上。收入（清）紀昀等總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673-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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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

允。賈璉忙命人去開了梨香院的門，收拾出正房來停靈。賈璉嫌後門出

靈不像，便對著梨香院的正墻上，通街現開了一個大門。76 

 

若非賈璉堅持，在梨香院另外開了正門，否則尤二姐出殯之時，也只能由後門

而離去，生前死後都只能由後門出入，那情景將會何等不堪！此外，雖然賈璉

原先希望能將尤二姐當作賈家之人，送至鐵檻寺，「還放五七，做大道場才掩

靈。明年往南去下葬」。77賈母透過鳳姐的轉達得知後，卻「吩咐不許送往家

廟中」，78可見得尤二姐雖進入大觀園內居住，與賈璉也有夫妻之實，卻並未

被視為賈家之人。這樣尷尬的身分，也就使得尤二姐在出入賈府之時，不能走

堂堂正正的大門，而必須從不光彩的後門出入。 

除了賈瑞與尤二姐，迎春的丫環司棋離開大觀園時，走的也是後門。在抄

檢大觀園之時，司棋被發現收有與表弟潘又安私相授受之物，因而被遣出大觀

園。在第七十七回，離開之時，她所走的正是大觀園的後角門： 

 

於是周瑞家的等人帶了司棋出了院門，又命兩個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

都與她拿著。……周瑞家的等人……一面說，一面總不住腳，直帶著往

後角門出去了。司棋無奈，又不敢再說，只得跟了出來。79 

 

未婚男女私情相悅之事，在講究禮法規矩的世家大族是絕不可容許之事，司棋

的行為自然不為賈府所容，遭攆是如此見不得人之事，自然也就只能從後門離

去。而不論是自後門出或入，不論是賈瑞、尤二姐或司棋，以上的行為皆關乎

到情色事件，破壞了禮法秩序。這些事件，也都暗示著賈府敗亂的原因。 

後門雖具有區隔外界、保護內部的功能，然而比之於二門的森嚴防範，後

門擁有較大的彈性，因此其「通道」的功能與意義是較為鮮明的。如劉姥姥、

賈芸、小紅等身分較卑微之人，雖不能堂而皇之地自正門進入賈府，卻能透過

後門接近賈府的核心人物，獲得援助或晉升的機會。又如寶玉懷有特殊的稟

賦，後門使他能夠自禮法之中鬆脫、獲得發展私人情感的機會。後門彈性與寬

容的性質，使得內外、尊卑兩個空間有越界、互通有無的可能，原先為禮法所

禁止的行為，都在後門空間獲得了寬容。然而，一旦失序的行為過分逾越禮

法，進而產生失序混亂，諸如賈瑞、尤二姐與司棋之事，都將導致賈府與大觀

                                                      
76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084。 
77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084。 
78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089。 
79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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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邁向敗亡，如二門的庇護功能遭受破壞以後的情況一般。從後門空間產生的

秩序混亂，便可注意到大觀園已逐漸走向了衰敗。 

四、 結語 

門作為建築物中的一重要部件，界定了建築物中的空間，區隔出了內外，

在傳統屋宅之中，內與外又分別象徵著女與男、尊與卑、主子與下人、我們與

他者。《紅樓夢》中的二門與後門，都兼具「庇護」與「通道」的功能及意

義，「庇護」是為了保護內部，防止外部力量的入侵，在禮教的概念中，則是

為了維持家庭倫常與秩序。然而，在區分內外、男女、尊卑的同時，雙方仍有

流通的需求，此時，門又擔負起通道的作用，如孫全文、王銘鴻觀察到的，傳

統建築的二元並存原則，包含中介空間的存在，此中介空間提供了緩衝的機

會，屋門便是中介空間之一。80 

值得一提的是，下人具有的複雜意義，一方面，下人擔任起中介空間中傳

遞消息的角色，他們是這模糊、灰色空間的一分子，具有過渡意義；另一方

面，下人雖然居住在屋宅邊緣，屬於卑位，但他們可能因工作關係，而得以由

外朝內移動，靠近屋宅的中心，藉由接近主子而獲得權力。 

然而，對於禮教嚴格的大族之家而言，儘管下人們能夠遊走於中介空間，

也不論他們能獲得多少權力，他們仍舊必須遵守禮教規矩。其中一個明顯的情

況便是男女大防的遵守──二門之內由丫頭、僕婦等女性傳遞消息，二門之外

則是由小廝職守。當下人凌駕主子，男女之間失去分寸而有淫亂之行，這些嚴

重違反禮法規矩的失序行為，致使門的保護作用崩毀，使得外在的混亂力量得

以從門這道縫隙進入內部空間，導致內部空間的失序與毀滅。 

大觀園的衰敗，正是由於門失去了庇護與保護的功能。在大觀園中，首先

出現明顯逾越禮法的男女私情，是司棋與表兄的關係。史小軍、王舒欣指出： 

 

《紅樓夢》中「門」的封閉功能對於故事情節承上啟下的轉折作用格外

重要。……「鴛鴦女無意遇鴛鴦」這一窺聽情節則與前不同，明寫園外

人違規入園且私相授受，這一情節的設置具有深意，是大觀園由寧靜至

紛亂的轉折點，此後大觀園內的管理變得更為鬆散混亂。81 

 

                                                      
80 孫全文、王銘鴻《中國建築空間與形式之符號意義》，頁 22。 
81 史小軍、王舒欣〈《金瓶梅》與《紅樓夢》窺聽敘事比較論〉，《暨南學報》總第 250 期（2019

年 11 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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鴛鴦女無意遇鴛鴦一段，是一個明顯的大觀園腐敗的起始點，然而，若仔細觀

察二門與後門兩個空間中所發生的種種事件，可以注意到，大觀園萌發問題的

時間，恐怕遠早於繡春囊事件與司棋的私情事件。王熙鳳懷疑丫頭們與二門上

的小么兒們打牙犯嘴、夾帶私物入園，也代表在這之前，大觀園中一些丫頭，

已經如賈赦屋中的部分年輕女性一般，失去了應守的禮節。而最後，在大觀園

出現了致命的繡春囊，種種問題終於浮上檯面，然而頹勢也終究不可挽回。 

《紅樓夢》中的後門與二門，兩者皆具備「庇護」與「通道」的雙重特

質，它們作為兩個空間之間的媒介，阻隔外在的侵擾，保護了內在空間，並維

持內在空間的秩序。賈府、大觀園、各房內院是宅邸的內部空間，對比府外、

賈府邊緣的下人群房則屬於外在空間，二門與後門庇護的特性，維持了內部空

間的神聖與秩序。二門在秩序禮教的界線，是絕不能被侵犯的，二門並沒有後

門曖昧與渾沌的性質，內外空間必須嚴格的區隔開來。一旦二門庇護的功能被

破壞，外界的混亂便會自二門的通道進入內部空間，也就造成內部空間的腐敗

與失序。而後門在劃分空間之餘，擁有更多的彈性，能夠容忍原先被空間禁止

之行為，通融人情的流動。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後門開放的彈性與容忍並非

毫無節制，當後門發生的事件，出現了嚴重違背禮法，包含與亂倫、情慾、大

不孝等相關之事，後門也就失去了保護作用。 

隨著情節不斷進展，外部力量一步一步進入大觀園，侵擾內部的秩序，終

於導致致命的事件發生，使之邁向無法挽回的頹敗。這暗示賈府落敗的原因，

是外來的混亂影響了內部秩序。然而，外在力量之所以能夠混淆、破壞內部空

間，則是因為後門、二門等重要空間失去保護與分界的功能，一旦門不再嚴格

區分內外，此處就會形成破口，失序與混亂便會藉機入侵。如余英時在〈紅樓

夢中的兩個世界〉提到： 

 

我們在前面已指出，紅樓夢的理想世界最後是要在現實世界的各種力量

的不斷衝擊下歸於幻滅的。繡春囊之出現在大觀園正是外面力量入侵的

結果。但外面力量之所以能夠打進園子，又顯然有內在的因素，即由理

想世界中的「情」招惹出來的。……我們曾說，曹雪芹所創造的兩個世

界之間存在著一種動態關係。我們現在可以加上一句，這個動態的關係

正是建築在「情既相逢必主淫」的基礎之上。82 

 

隨著時間的推移，大觀園中的男女成長而知慕少艾，若男女之間產生私情，動

搖禮法秩序，也就自內部破壞了門的庇護功能，導致外部力量的侵入，攪動內

                                                      
82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收錄於《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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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純淨與秩序。就如探春在抄檢大觀園時所感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

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

須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83若內在秩序能夠堅守，門的庇

護功能不曾被破壞，那麼外界的混亂是難以侵入大觀園，亦不會造成不可挽回

的傷害。而賈府的落敗，恐怕亦是從內部問題開始，這才使得外界有可趁之

機。早在第八回中，老僕焦大便曾醉後大罵賈府兒孫輩「每日家偷狗戲雞，爬

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84，此時賈府已暗藏諸多不堪之事，只是尚

未爆發。綜觀賈府、大觀園一步步的走向衰敗，都是有跡可循，只是最終爆發

在繡春囊事件，儘管有心人企圖力挽狂瀾，卻仍阻止不了家族的頹勢。這一鐘

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終究只能邁向衰落的結局，徒留讀者興嘆。 

  

                                                      
83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161。 
84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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